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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

，

秋高气爽

，

身心舒

畅

，

余骑自行车行

7.3

千米去访好

友荣厚兄

，

住地在看守所大院

。

大院之南

，

地阔草盛

，

人稀少

，

独李哥家围栏深处狗叫

、

鹅鸣

、

鸡

飞

、

鸭子跑

，

好一派热闹优美

、

气氛

浓郁的农村景象

。

东边菜园里

，

韭菜

成行出畦

，

大豆发着青毛

，

秋葵墒墒

行行

，

羊角似的果实冲着我颤巍巍

地笑

。

一枝紫红色的秋葵真稀罕

。

你

瞧多么美好的农家天然蔬菜园

！

怪

不得大伙都说

，

勤劳人家菜根香

。

天近午时

，

我执意骑车返回

7.3

千米外的花园湖

，

李哥孟嫂很生气

，

硬留我并邀梅诗人速来家中谈心吃

面条

。

孟嫂早就把二荤二素端上桌

来了

。

李哥同我交流了俚语的收集

整理和手机图片在

QQ

中收发与查

找

，

他总是很耐心地倾听与演示查

看着

。

梅弟终于电话来了

，

而人来不

了

，

在陪客户讲农技

。

李哥遗憾的

是

，

心到菜到而梅弟没到

！

好在梅弟

有的是山枣酿的美酒

，

他不稀罕

，

也

不计较吃喝

。

李哥拎来一小桶色泽

艳似花生油的山枣泡泛的美酒

。

因

为多种原因

，

我已多年不沾白酒了

。

李哥规劝我道

：“

这就是上次九月二

号

，

和梅弟一起去三和集大横山摘

的山枣泡的酒

，

像蜜一样甜美

，

你今

天就尝尝

！ ”

我自然想起李哥梅弟他俩拍的

山枣图片

，

从

QQ

下载处理后

，

我爱

不释手

，

很欢喜地把图片发在我

QQ

空间的图册与说说文字中

。

山

枣形美

、

色艳

、

质优

、

品位高

，

是上好

的中药材

，

有舒张心血管

，

净化血液

之功效

，

泡在酒里也是美不胜收

。

我

爱屋及乌

，

就要了少少的美艳的酒

。

一嗅

，

芬芳甜润

，

清香四溢

；

再喝

，

甘

醇绵软

，

沁人心脾

，

回味悠长

。

二钱

左右的山枣酒

，

我分十二次

，

用三十

六分钟

，

喝了个干干净净

！

虽然我曾

吃过茅台

、

饮过五粮液

、

喝过剑南

春

、

端过酒鬼

，

也品啧过人头马

、

XO

等众多洋酒

，

可是

，

凭良心而论都不

及今天中午在李哥孟嫂家喝的用老

村长酒泡大横山山枣的纯正农家

酒

，

是本人平生喝过的最芬芳

、

最甘

甜

、

最美好的酒

。

酒不醉人

，

人自醉

。

脸红

，

心跳

，

舌僵硬时

，

心中天地无限大

，

可以看

到前世五百年

，

后世五百年

。

人生在

世其实正如酒醉时的天地

，

无边无

际

，

无法预知

。

郭沫若曾为马寅初题

联

：“

枳棘成而刺

，

担黍食之甘

。 ”

意

思是说

，

满身生刺的橘子树与山枣

树

，

当它们长大挂果之时就会有锋

利的刺戳人

；

你挑着自己种植的小

米来吃就感到很香甜可口

。

郭老言

外之意是

，

称赞人口学家马寅初在

深思熟虑好

———

中国人口必须控制

才可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观点

后

，

向毛泽东作出科学建议

，

进行了

据理力争的强硬辩论

。

马寅初像成

熟的枳棘

，

刺击着错误的做法

，

虽然

被打倒

、

遭迫害

，

可心中感到做了对

治国有益的事

，

身心再痛也很香甜

。

生活中影响你的不是一群人

，

而只

是几个人

———

几个像定远大横山上

山枣一样外貌圆润

、

标致

，

又心红

、

品正

、

身正

、

誉美的善良朋友

，

大家

相互鼓励

，

相互促进

，

相互约束着想

正事

、

走正路

、

创正业

，

携手过美今

生今世灿烂的每一天

。

零的启示

张本周

零是人生的起点

零也是人生的终点

在零与零之间

是人生的共同旅途

不同的人 走着不同的路

有的人走的是金光大道

有的人走的是羊肠小路

有的人信马由缰 一帆风顺

有的人坎坎坷坷 走投无路

零与零之间又有无数零的事迹

人生的艺术和价值

取决于何去何从地选择和稍纵

即逝的把握

对勇者来说

零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怯懦者来说

零又是一个终结

哲人说

从零到零

有无数个量变 质变

同为一个零 目标不同 结局

悬殊

上行者攀上峰顶

下滑者跌进深渊

思想家说

从零到零

有无数灵与肉的交替

如何使灵与肉统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

对于保守者说

零是个圈

对于开拓者说

零是一个宇宙

诗人说

零是无数晶莹的晨露

是滴水穿石的水珠

是早晨的太阳 夜晚的星辰

是一双水汪汪的眼 是一颗跳

动不息的心

是情人的吻

画人说

零是个圆 此中有缤纷的世界

有达芬奇画蛋的缩影

有蒙娜丽莎的折射

……

葱 兰

苏 远

� �

初秋的清晨

，

太阳虽照常

升起

，

却少了夏日里的咄咄逼

人

，

只是将一片片金色的光温

柔地散逸下来

。

想着夜间所见

成片的葱兰

，

在这样的早晨

，

沐

着这样的晨光

，

该是怎样的明

艳不可方物呢

？

这诱惑终于牵

引着我破例起了个早

，

直奔它

们的栖息地而来

。

从公园旁的一条小路拐进

来

，

还未及近

，

在两片水杉林间

悠然怒放的葱兰们便攫住了我

的目光

。

经过一夜的休整

，

又经

晨露的浸润

，

一朵朵葱兰正迎

着柔和的晨光和清凉的微风绽

放开来

，

满怀地意气风发

。

在状

如细葱的叶茎铺就的大片葱绿

的底色上

，

满眼数不清的白花

，

如夏夜里的点点繁星

，

又如降

落凡尘的花中仙子

。

置身这林

间花海

，

整个人仿佛脱离了俗

世人间

，

来到一个白云悠悠

、

山

泉淙淙

、

清风习习

、

繁花朵朵的

世外仙谷

。

觉天地间唯我与花

耳

。

那铺天盖地的气势

，

那出离

世俗的气质

，

以风暴般的狂野

强烈地撼动着我的内心

。

由不得蹲下身来

，

静静地

端详着

。

要说这葱兰

，

委实没有那

些名贵珍稀花卉的雍容繁复娇

贵

，

不过在道边

、

林间

、

草坡上

觅得一席之地

，

装点一二

。

每朵

花只简单的六片花瓣

，

极为单

纯的一色白

，

不过那白经日光

的穿透倒闪动出点点荧光来

，

让过于单调的白色忽然活泼灵

动了起来

。

像是花萼的延续

，

花

心中央也被染就了一圈翠绿

，

很像是春日里新发的嫩芽

，

几

分淡黄

，

几分青绿

，

犹如春光一

缕落于花底

。

从一抹翠绿之中

又茁生出六根嫩黄嫩黄的花

蕊

，

俏然而立

，

与同为六片的花

瓣相应相和

。

如此

，

白的花

，

绿

的叶

，

黄的蕊

，

以最简单却最干

净

、

最单纯的色泽与造型

，

轻轻

巧巧地铸就了这样一个自己

。

如一个高明的歌者

，

无需炫技

，

便给人永难忘怀的绝响

。

葱兰们只管低低地开放

着

，

无所谓生于无遮无拦的泥

土

，

无所谓有无精心的呵护

，

只

以自己的无畏迎接着风风雨雨

的洗礼

，

不忘初心

。

生于自然

，

长于自然

，

最爱

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笑靥

，

最

爱在微风中轻摇曼舞

，

最爱在

夜色里闭合沉思

。

既怀空谷幽

兰的高洁有志

，

又兼水上莲花

的不染尘埃

。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

，

这葱

兰便把这样的美直抵我的内心

深处

。

踏过一段石板桥

，

在水塘

的那边

，

另一片栖于草坡上的

葱兰们正静静地开放着

，

静静

地等候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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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淙淙

、

清风习习

、

繁花朵朵的

世外仙谷

。

觉天地间唯我与花

耳

。

那铺天盖地的气势

，

那出离

世俗的气质

，

以风暴般的狂野

强烈地撼动着我的内心

。

由不得蹲下身来

，

静静地

端详着

。

要说这葱兰

，

委实没有那

些名贵珍稀花卉的雍容繁复娇

贵

，

不过在道边

、

林间

、

草坡上

觅得一席之地

，

装点一二

。

每朵

花只简单的六片花瓣

，

极为单

纯的一色白

，

不过那白经日光

的穿透倒闪动出点点荧光来

，

让过于单调的白色忽然活泼灵

动了起来

。

像是花萼的延续

，

花

心中央也被染就了一圈翠绿

，

很像是春日里新发的嫩芽

，

几

分淡黄

，

几分青绿

，

犹如春光一

缕落于花底

。

从一抹翠绿之中

又茁生出六根嫩黄嫩黄的花

蕊

，

俏然而立

，

与同为六片的花

瓣相应相和

。

如此

，

白的花

，

绿

的叶

，

黄的蕊

，

以最简单却最干

净

、

最单纯的色泽与造型

，

轻轻

巧巧地铸就了这样一个自己

。

如一个高明的歌者

，

无需炫技

，

便给人永难忘怀的绝响

。

葱兰们只管低低地开放

着

，

无所谓生于无遮无拦的泥

土

，

无所谓有无精心的呵护

，

只

以自己的无畏迎接着风风雨雨

的洗礼

，

不忘初心

。

生于自然

，

长于自然

，

最爱

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笑靥

，

最

爱在微风中轻摇曼舞

，

最爱在

夜色里闭合沉思

。

既怀空谷幽

兰的高洁有志

，

又兼水上莲花

的不染尘埃

。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

，

这葱

兰便把这样的美直抵我的内心

深处

。

踏过一段石板桥

，

在水塘

的那边

，

另一片栖于草坡上的

葱兰们正静静地开放着

，

静静

地等候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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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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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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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私语 朱福乐 摄

白露清秋

张春波

从节气上讲

，

立秋的秋

、

处暑的

秋都还挣扎在

“

秋老虎

”

的燥热之

下

，

而只有到了白露时节

，

我们才能

感受到那种明净

、

爽朗的秋天

。 “

白

露为霜

，

秋日静好

”，

在萧萧落叶里

，

在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

，

在深院的

寂寞梧桐下

，

清的秋

，

静之思

。

白露

，

二十四节气之一

，

是气温

渐凉

，

夜来草木上可见到白色露水

的意思

。

以往在乡村生活

，

白露一

过

，

清晨田间地头的蔬菜草叶之上

，

便布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

，

或平躺

叶面

，

或悬挂叶尖

，

或流淌茎干

，

煞

是好看

。

入夜

，

一丝丝沁心的凉意缓

缓袭来

，

有点秋夜凉如水的感觉

。

李贺曾作诗

：“

月明白露秋泪

滴

”。

可见

，

唐代的白露时节早已是

晨露悬叶

、

雾锁重山的美丽秋景了

。

岁月飞逝

，

但月光仍如唐时的一样

皎洁

、

明亮

，

光映着历史也光映着现

在

。

然而

，

如今因为温室效应等原

因

，

只有到了白露之时

，

才迟迟引得

秋的来临

。

这晚到的节气连同那清

澈如水的月色

，

刹那间将秋风裹挟

而来的秋意

，

漫天漫地铺陈开去

。

缕

缕月光如纱似水

，

在清新而又湿润

的空气中流淌

，

洒向那些被夏天的

烈日煎熬得唇干舌燥的万物

，

抚慰

着它们干枯的表皮与烦躁的心灵

。

白露锁清秋

。

从此

，

风轻

、

云淡

、

天高

、

水长

。

对于秋天

，

我记得在史

铁生的

《

我与地坛

》

里

，

曾经读到过

这样一段富有想象的描述

：“

以心绪

对应四季

，

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

花回家的时候

，

把花搁在阔别了的

家中

，

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

屋里

，

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

霉的东西

……”

这样的场景

，

有着迟

暮的温暖

，

像母亲脸上布满皱纹的

笑容

，

盛开在黄昏里

，

不惊艳

，

却散

发着内在的光芒

。

白露含秋

，

那晶莹的露珠折射

出诗意般的韵味

。

这个季节最为写

意

，

它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

腻

。

阳光很亮

，

明晃晃一大片

，

但不

燥热

，

仔细分辨

，

竟见纹理

，

丝丝缕

缕

，

照得行人心生暖意

。

即使没有阳

光

，

秋风也解风情

，

临高而站

，

衣袖

被风鼓起

，

清风满袖

。

只有秋天的

风

，

才称得上一个

“

清

”

字

，

也只有秋

天的风

，

才可以还人一份清爽

。

白露以它特有的方式和言语

，

释放着它特有的清秋之韵

。

我闭上

眼

，

贪婪地呼吸着甘若薄荷的秋意

。

纯净的露水

，

清洗着季节的思路

，

使

我的思维和灵魂从夏日的浮躁桎梏

中重新复苏

，

一切的憧憬都步向了

丰腴和成熟

……

这白露中的秋意

，

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

藕塘印记

杨 波

� �

第一次认识藕塘应该是在

1998

年

10

月

，

当时我在县

国税局机关股室

，

由于藕塘分局税收任务吃紧

，

我和县局一

位副局长

、

监察室主任到藕塘分局进行税收任务督查

。

那年我二十七岁

，

还记得那天

，

县局的小车沿着曲曲折

折的山路

，

把我们送到藕塘分局

。

当天晚上是住在

藕塘分局的宿舍里

。

由于晚上没有什么娱乐

，

喝酒

便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

。

远离了县城的喧嚣来到

这样一个小山镇

，

晚上头一靠枕就进入了梦乡

，

那

一夜我感觉睡的很香

，

四周安静极了

。

第二天便投入了紧张的税收工作中

，

一连几

天都是如此

，

不觉间感觉这样的生活非常乏味

。

同

来的司机是藕塘人

，

看我无聊

，

一天

，

吃过晚饭后

，

他对我说

：“

藕塘是很有历史的

，

明天我带你去锥子山令狐

塔转转

。 ”

第二天

，

天刚刚亮

，

我们就向着藕塘镇东锥子山方

向出发了

，

一路上他给我说了这个令狐塔的传说

，

说到了黑

奶奶救助书生的故事

。

初秋的山镇非常萧瑟

，

当我们爬到了

山顶

，

便看到了矗立在那儿的令狐塔

。

令狐塔塔高七层

，

是

政府出钱和个人集资重新修建的

，

山不是很高

，

令狐塔在山

的最高峰

，

宛如锥子尖直插天空

。

抗战时期

，

在这里的新四

军就把这里的令狐塔和延安的宝塔相提并论

，

后来藕塘就

有了

“

小延安

”

之说

。

站在山上

，

极目远望藕塘

，

藕塘好象被

群山包围着

，

东面的山脉更高

，

就象一个天然屏障拱卫着藕

塘

，

而西边一马平川

，

进可攻退可守到山里

。

由于这里的地

理优势

，

不得不让我想起在这里发生过的抗战故事

，

想到了

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

生活过

。

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

，

我们顺利完成了县局督查任

务

，

当时感觉心里非常高兴

，

在回去的路上我竟然即兴写了

首诗歌

，

记得有两句是

：“

令狐塔下风光美

，

白沙河畔气象

新

”

来抒发我们完成税收任务后的愉悦心情

。

从此

，

藕塘的

令狐塔和锥子山便印入我的脑海

。

第二次认识藕塘应该是

2006

年

10

月

，

当时我在县城

工作

。

一天

，

县文联副主席郑鹏程和文友李广凌说要出去转

转

，

李广凌说

：“

藕塘的朗峰湖很美

！ ”

整日忙于案牍之事

，

我

也实在感觉乏味

，

也想出去转转

。

我不大相信李广凌所说

，

怀揣着疑问我们上路了

，

车疾

驰在单行路上

，

看落叶飘飘

，

秋风飒飒

，

满眼金黄

，

倒也让人

目驰神往

。

我在车上想象着朗峰湖秋日美景

，

中午有朋友安

排我们吃饭喝酒

，

不大一会儿一斤酒结束

。

午饭后

，

我们继

续朝朗峰湖方向进发

，

随着临近朗峰湖

，

空气也越来越清

新

。

当车抵达湖堤

，

我放眼望去豁然开朗

，

湖水清澈平静

，

远

处的山还若隐若现

。

当时天空晴朗

，

鱼鳞样的云彩

，

在明净

的天空中漂浮

。

我沿着湖堤一直向前走去

，

然后拐过弯去

，

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平坦地方水天相连

，

我顺势躺在了草地

上

，

仰望天空鱼鳞样的云彩在动

，

俯视水面鱼鳞样的云彩也

在动

，

人仿佛就在天空中漂浮

，

我仿佛在天上舒展着手脚

。

我们还没来得及欣赏夕阳下的美景

，

就匆匆告别了

。

从这开

始藕塘的水

，

也印在我的脑海里

。

如果在定远你要说哪里的女人最漂亮

，

肯定有人会说

：

“

藕塘的女人最漂亮

！ ”

起初我不相信

，

等到年龄大了

，

接触

了几位姐姐都是藕塘人

，

她们年龄都接近五十岁了

，

依然皮

肤白皙

，

非常优雅

，

你可以想象她们年轻时的美

貌

。

还有一次

，

我们滁州财校同学聚会

，

我们班一

位美女

（

她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

家在滁州

）

和我闲

聊

，

说起了自己的家乡

，

在我们县藕塘镇

，

我立马

叫了起来

：“

那可是我们定远出美女的地方

！

果然

不假

，

怪不得你长的如此美丽

！ ”

她听后哈哈大笑

，

虽然岁月已经过了二十年

，

依然遮挡不住她的美

丽

。

至于

，

女人为什么美

，

也许与遗传有很大关系

，

不过

，

这难道与藕塘绝佳的山水没有关系吗

？

俗话说

：“

一方

水土

，

养育一方人

。 ”

今年

4

月

，

我又随安徽省报告文学代表团去藕塘

，

发现

藕塘路变宽了

，

建筑物又多了几处

，

几年里发生了很多变

化

，

藕塘的景点又多了几处

。

回来后

，

我打电话给藕塘文化

站张新民馆长

，

向他说出了藕塘的变化

。

他竟然在电话那头

哈哈大笑

，

让我很是奇怪

。

他接着说

：“

你们只看了藕塘很少

一部分

，

真正藕塘的美景还有很多

！ ”

我不禁愕然

，

也许只有

生长在藕塘的人

才会知道藕塘有

多美

！

也许只有

象他那样足迹踏

遍藕塘的人

，

才

会有这种感觉

。

藕塘再会

！

父 与 子

马光前

� �

从未体验过花钱快乐的周斌老师

，

今天却快乐得酣畅淋漓

！

他买到了那本

心仪已久的

《

走遍美国

》。

他腋下夹新书

，

频迈碎步

，

像条意志

内敛的鱼

，

快速游走于被夕阳油彩了的

街道上

。

他单薄的身体

，

近乎猥琐的服

饰

，

横竖都彰显不出那作为人民教师的

特质来

。

作为人

，

他是平凡的

，

而作为教师

，

他又是再平凡不过的

。

小草从不奢望自已会成为大树

，

周

斌也不例外

。

师范时期学

《

礼记

》，

老师要

求针对那句著名的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

，

先治其国

；

欲治其国者

，

先齐其家

；

欲齐其家者

，

先修其身

；

欲修其身者

，

先

正其心

。 ”

展开讨论

，

这自然归结为读书

的目的问题

。

同学们争先恐后

，

有的从治

国理念

，

有的从世界格局

，

纵横捭阖

，

滔

滔不绝

，

个个说得是吐沫横飞

，

口干舌

燥

，

有指点江山之势

，

无忘乎所以之嫌

，

很是热闹

。

在一旁始作俑者的

《

文选

》

老

师

，

则面含讪笑

，

目光游移

，

似听非听

、

似

看非看地偷闲于窗外的景致

。

轮到周斌

发言时

，

他正儿八经地说

：“

正心

，

就是要

有好的心态

，

不能好高骛远

；

修身

，

就是

认真钻研师范教材

，

将来做个称职的乡

村教师

，

至于

‘

治国

’

啦

、‘

平天下

’

啦

，

那

都是

‘

接班人

’

的事儿

，

我们充其量只是

‘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 ’”

话音未落

，

掌声四起

，

老师猛然收回

偷闲的目光

，

竖起大拇指

，

佩服道

：“

精

辟

，

周斌同学讲得大大地好

！ ”

周斌底蕴不厚

，

却善于研究

。

师范二

年级

，

他对苏步青教授的微分几何某个

细节提出质疑

，

请求商榷

。

苏步青不失大

家之范

，

当即回信

，

向他耐心地解释

。

面

对大师回信

，

他一头雾水

，

似懂非懂

，

甚

至对信中书写的数学符号

，

竟然有一半

不认识

，

还拿着回信

，

到处显摆

，

被数学

老师一顿训斥

：“

你耽误苏老宝贵时间

，

就等于向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 ”

数

学老师当年就是苏步青教授的学生

。

他强词夺理道

：“

可是

……

苏教授在

后面还表扬了我哩

？ ”

“

这个你也信

？ ”

老师被弄得哭笑不

得

，“

那是大方之家的客套话

，

怕伤了你

年轻人的自尊心

！ ”

“

那我怎么办

？ ”

“

怎么办

？

停止你的狗屁研究

！ ”

数学

老师半真不假地说

。

随即

，

拍其肩膀

，

换

种口气道

：“

说实话

，

我是他的学生

，

对于

微分几何到现在都不是太明白

，

你有几

斤几两我不知道

？ ”

就缺没损他

：“

你个三

角函数都考不及格的狗屎混子

，

还研究

微分几何

？

居然还与数学大师来个什么

‘

商榷

’！ ”

见周斌不说话

，

低头红脸

，

准备离

开

，

老师陡起善心

，

提醒道

：“

不过

，

这封

信可要收好了

，

说不定以后会价值连城

的

！ ”

放下微分几何

，

周斌转向

“

情爱论

”

的研究

。

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

合

，

他瞄上班级的一位窈窕淑女

。

通过理

论指导下的甜言蜜语

，

外加菜票变卖出

的瓜子花生

，

总算将

“

淑女

”

变为

“

熟女

”，

成了自己的尤物

，

好不欢喜

。

然而

，“

学生

不准谈恋爱

”

是学校的清规戒律

！

轻者受

罚

，

重者开除学籍

，

好在社会不断开放

，

校长临近退休

，

让他写个检查

，

公开认

错

，

以便大事化小

，

小事化了

。 《

检查

》

就

是承认错误

，

关键之处在于挖掘错误产

生的思想根源

。

这是文本八股

，

他可谓驾

轻就熟

。

除了说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

、

放

松学习外

，

还挖出了自己的小农意识

。

他

痛心疾首地说

：“

我是农民的儿子

，

农民

是可怜的

，

然而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

，

农民的可恨之处就是那十恶不赦的虚荣

心

：

衣锦还乡

。

我想啊

，

自己苦读三年

，

弄

个文凭揣在怀里

，

乡亲们看不见摸不着

，

倘若捎个媳妇

……

那简直是

……

风光无

限啊

！ ”

“

你只顾

‘

风光

’

了

，

就没想到将来会

受到处理

？ ”

中午饮酒的校长大人

，

笑骂

道

。

“

意识到了

……”

他低头弓腰

，

摆出

一副罪该万死的怂样

，

嗫嚅道

：“

哎

，

怎么

说呢

，

毛主席不是说

‘

无限风光在险峰

’

么

！ ”

这次大伙全笑了

。

笑声中

，

校长冲上

前

，

照头一巴掌

，

然后拂袖而去

。

大伙一

哄而散

，

批斗会到此结束

！

作为教育工作者

，

他所有的造化都

体现在对儿子的教育上

。

妻子育苗期间

，

他如饥似渴

、

夜以继日地攻读教育学

、

心

理学论著

，

涉猎范围涵盖了古今中外的

各种流派

。

儿子呱呱落地的刹那

，

他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实用主义教育家了

。

面对

眼前这个红生生未睁眼的婴儿

，

他在想

：

是用美式教育还是英式教育

？

是用苏式

教育还是中式教育

？

沉思默想之际

，

就听

妇产科医生大喊道

：“

发什么呆

！

打荷包

蛋去

！ ” （

未完待续

）

博物馆举办

“

明朝开国将领

———

沐英家族墓出土文物图片展

”

� �

10

月

12

日

，

县博物馆

举办

“

明朝开

国 将 领

———

沐 英 家 族 墓

出 土 文 物 图

片展

”。

本次

展 出 采 用 文

物高清画面

，

并 配 合 详 细

的文物解释

，

逼 真 详 实 地

展 示 了 南 京

将 军 山 沐 英

家族墓出土的系列国家级珍贵文物

，

为观众提供了一

次很好的文物知识学习机会

。

此次展览得到了南京

江宁博物馆的支持和帮助

。

沐英

(1344

年

—

1392

年

)

明朝开国功臣

，

军事将

领

。

字文英

，

汉族

，

濠州定远

(

今安徽省定远县

)

人

，

朱

元璋养子

。

洪武九年以副帅之职征讨吐蕃

。

洪武十三

年第三次北伐中

，

以主帅职务大败元军

。

洪武十四年

第四次北伐中

，

率西路军连败元军

，

洪武十四年至十

五年

，

攻云南之战中

，

以副帅之职屡败元军

。

其镇滇

10

年间

，

大兴屯田

，

劝课农桑

，

礼贤兴学

，

传播中原文

化

，

为西南安定做出杰出贡献

。

封黔国公

，

追封黔宁

王

，

谥昭靖

，

享

太庙

，

塑英像

于功臣祠

，

配

享太庙

。

为明

朝统一和稳定

征战三十年

，

功勋卓著

。

沐

英去世后

，

沐

氏子孙相继镇

守云南

，

直到

明朝终了

，

达

二百多年

。

（

姚 刚

）


